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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下來的時候，總是會看到她在剝花瓣。

雛菊玫瑰三色堇，白色的毒芹、藍色的勿忘我，還有各種各樣阿爾札克喊不出名字－－或許只

要開口問一下就會得知這些花卉姓名，只是他從來沒問過－－的花朵，一瓣一瓣，五顏六色地

裝進植物女巫編給她的魔法竹籃裡，堆起來像色彩繽紛的雪。
植物女巫他們一定很討厭我的魔法－－她曾這麼說，卻仍然剝著花瓣。

這些花瓣是她用來施展魔法的媒介，在鋪滿花瓣的地板和遺物之上覆蓋寫有咒語的羊皮，他看

過一次，覺得那簡直像躺在花毯上醒來一樣－－「很浪漫對吧？」似乎能看穿他想法的她瞇著

眼睛笑了，笑著問他要不要躺躺看，『會死得很好』，她說。

她是靈魂女巫。

她的名字是阿爾黛莉亞．琵娜艾凡特。

「－－上次你沒去的女巫集會，」
阿爾札克收回注意力，鋪著酒紅色桌巾的圓桌旁阿爾黛莉亞剝著花瓣一邊說：「說再三十年就

會是魔女之花綻放的時候了，得多加提防獵人的動向。」

「看來我們運氣很好。」他放下了手中正忙著的實驗試管。

「阿爾想用魔女之花實現什麼願望呢？」

阿爾黛莉亞也停下了剝花瓣的動作來問他，她在一室漸涼的秋末日光中眨著玻璃般的琥珀色眼

睛，微笑著等待他的答案。

可是這是阿爾札克從沒想過的問題，他知道有魔女之花，卻沒有思考過自己有什麼願望想要完
成。沒有思考、就不會有答案。

所以，他說：「等得到花的時候再來想好了。」

就在這個時候，他身後的試管突然碰地一聲全部爆炸。

×
關於阿爾黛莉亞，阿爾札克第一個聯想到的事物是三色堇。

盛開於春日野原上，看似柔軟卻堅韌的野花，樸質卻也美麗。

她的長髮黑得緻密、像人類貴族才用得起的異國絲綢，卻總是用乾草或緞帶隨意地紮起來，等
到阿爾札克看不下去的時候幫她好好把頭髮梳成漂亮的麻花辮。

「阿爾很會梳女孩子的頭髮呢，以前是公主的佣人嗎？」

「佣人會想成為女巫嗎？阿爾。」

「嗯，這可難說。」

那雙在瀏海底下閃爍著愉快光芒的琥珀色眼睛瞇起來笑了。

眼睛。

據他們都認識的一個色慾女巫所言，阿爾黛莉亞的長相離絕世美女還差了一截，她的髮色既不

是奪人眼目的金黃、身材也僅是中庸，靈魂女巫一派普遍都打扮低調的習慣她也沒少，到底是
哪一點讓這個骨頭看上我們家的小堇花呢－－色慾女巫這麼揶揄他的時候他想了想說應該是眼

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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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雙與她的氣質非常合襯的琥珀色眼睛，透明的琥珀色，像玻璃的珠子，眼睫一眨便潤出能令

世界重獲新生的光。

阿爾札克所能回憶起的最早的記憶，也是這雙透明的琥珀色眸光。

 
「－－阿爾！」

啪地有如肥皂泡泡破裂般，青色的焰火球在眼前被吸進真空的牆壁消失不見。

跟在這片真空牆壁結束防禦的瞬間揮下牧羊人杖驅動魔法，阿爾札克腳下的雪地裡竄出數十根

石英的尖刺往眼前的女巫獵人們射去。

然而獵手們也不是省油的燈，詠唱咒語的咒法獵人對搭檔的獵陣獵人施與了什麼咒術，只見那

一大圈青白色的獵陣圖紋便發著光將石英刺全彈了回來。

「阿爾，蹲下來！」馬上就反應過來的阿爾黛莉亞的右手快速劃下另一面真空牆壁，左手則揮
舞著頂端生著紫水晶結晶的石杖往她身邊負傷的使魔拉格朗日身上按下紫色的治癒魔法。

「還撐得住嗎，阿爾？」阿爾札克問她，並趁這短暫的時間往雪地裡砸破帶著些許肥皂水氣味

的白色藥水。

「『撐住』可是靈魂女巫的拿手絕活呢！去吧阿爾，讓他們知道鍊金巫師跟靈魂女巫的組合可

不是好惹的！」

石杖在空中劃了兩圈，接著阿爾黛莉亞一掌拍在他的背上，一股暖意流進了心臟的感覺，阿爾

札克在由拉格朗日的攻擊造成的漫天雪花冰屑裡回過頭，看見的仍然是那雙琥珀色眼睛，只是
與平常不同的是、那裡閃爍著戰意高昂的眸光。

就像其他的靈魂女巫，阿爾黛莉亞大部分的時候都是溫婉和善的。

所以只有他知道，她面對獵人的時候是極其好戰的。

溫柔的琥珀色。

愛惡作劇的琥珀色。

好戰的琥珀色。

阿爾札克被這樣的琥珀色深深吸引著，移不開視線。
×
「這就是戀愛呀，阿爾。」

跟阿爾黛莉亞這麼形容自己的情緒的時候她笑著這麼說了，窗外正圓的月色盈滿銀白的光輝，

晴朗而靜謐的深冬雪夜，壁爐火焰吞噬著木柴傳來細小的劈啪聲，她拉著身上的羊毛毯從壁爐

前面走過來，彎腰往他的額間落下一個吻。

「跟我們初次見面的那時候比起來，感覺你又更像人類一點了。」阿爾黛莉亞說，眨了眨美麗

的透明琥珀色眼睛坐在他膝蓋上，那雙眸裡有月光、壁爐的火光，還有一種阿爾札克不知道該

用什麼詞彙形容的情緒。『女人』的情緒。
「我本來就是人類。」他說。

「『曾經是』呢！」她從鼻腔深處哼出了笑聲，雙手捧起他的頭骨，親吻他的門齒。

這個吻跟一直以來他們之間打招呼或玩鬧的親吻都不同，阿爾札克是知道的。

他的手指骨沿著她的眼邊滑過，順著絲綢黑髮繞過耳後，摸索著後腦杓的線條向下，纖細的頸

脖、圓潤的肩膀，隨著呼吸小幅度起伏的胸膛，阿爾札克只有在很久以前為了研究女性身體構

造時這樣摸過阿爾黛莉亞，那時她拉著他的手一一教他這些部位的名稱，掌心最後按在胸口偏



左的地方說『這裡要用來放最重要的人的名字』。

－－所以這就是、『戀愛』。

像恍然大悟般，在阿爾札克抬起頭來的時候，「你已經決定好要在心臟之上放誰的名字了

嗎？」，好似能看穿他心裡所想的阿爾黛莉亞問他，於是他便以骨頭輕輕磨蹭她的額頭代替回
答。

那阿爾呢－－阿爾札克本來想問的，但在問句出口之前，他已在月光之下看見他以為會安靜微

笑的阿爾黛莉亞露出了彷彿哭泣的笑臉。

×
阿爾黛莉亞曾說，她把剛成為巫師的阿爾札克從殞星湖畔帶回來的原因是一見鍾情。

女巫中不乏擁有奇怪蒐集嗜好的個體，這之中阿爾黛莉亞堪稱翹楚。她蒐集骨頭，各種各樣動

物或魔物的骨頭，自百年前認識了一個從南方沙漠流浪而來的異國巫師之後，除了蒐集骨頭以
外她有時候還會製作木乃伊。

她的家位於永夜森林邊緣，靠近隕星湖的地方，她用木料和隕石灰蓋了間小而宜人的房子，現

在屋裡屋外都堆滿了她的骨頭標本，乍一看還以為蓋房子的原料是骨頭。

「所以說，我對阿爾一見鍾情。」

手上把玩著新撿來的骨頭－－聽說是吸血鬼的頭骨－－的阿爾黛莉亞說，跨過地上不知道是貓

還是狗的骨架，從五斗櫃裡找出茶具給他泡茶。

她的使魔拉格朗日在屋外找藏於雪地裡的狐狸玩，阿爾札克想起她與食屍鬼少女簽訂契約的原
因也是『因為食屍鬼在這方面鼻子很靈，幫了大忙』。

阿爾札克很少會來訪阿爾黛莉亞的家，多半都是她來他的森林小屋作客，這裡離女巫獵人活動

的範圍太近，他的異形外貌不安全。

「－－妳又接受復活獵人的請求了嗎？」

「金額談得不錯，而且他們也答應會減少靠近森林周邊的次數，彼此都有利可圖。」阿爾黛莉

亞表情輕鬆地說，往茶杯裡沖入藥花茶推給阿爾札克：「雖然有點對不起其他女巫，但反正死

的也不是我們，自己的命自己管－－所以！今天要麻煩阿爾幫我檢修上次裝的機關了。」
「他們如果真的要對妳動手，那些機關救不了妳，阿爾。」阿爾札克有些嘆息地道。

「到時候我會讓拉格在他們把我架上火刑架前殺了我的。」阿爾黛莉亞很愉快地說。

「可是妳也沒打算復活，不是嗎？」

聽見他這麼說，彷彿堇花般美麗的靈魂女巫端坐於她的骨頭標本之間安靜地微笑了。

 
阿爾黛莉亞是靈魂女巫，可是她不支持復活。

這是違反世界之理的－－雖然這麼說，本人卻依然做著所謂違反世界之理的事，要說奇怪，包

含蒐集骨頭的怪癖，阿爾札克大概沒見過比她更奇怪的女巫了。
奇怪，卻怪得可愛。

同時也讓人感到寂寞。

「妳只能活一次，阿爾。」

「所以才要充分活用『這一次』呀，阿爾！趁這個身體還能動的時候。」

「真想知道妳在成為女巫之前是什麼樣的。」



「我也很想知道你為什麼會變成骨頭喔，彼此彼此。」

說著，又捧著他的頭骨往額間落下親吻，虔誠而親密的，帶著藥花茶的香氣。

阿爾札克興起了抱她的衝動。

×
下了一整個早上的暴風雪停了，阿爾札克從讀了一半的書頁中醒來。

無人繼續添柴的壁爐火燃盡，只剩興許的餘溫，屋內整個冷下來，他隨手抓了件羊毛毯披在身

上要去重新點燃壁爐。

就在這時自家的們突然被大力撞開，然後一個紅色的身影就這樣捲著冷氣與碎雪衝進來，猛地

撞進了他的懷裡。

「－－拉格朗日？」

突如其來的訪客正是阿爾黛莉亞身邊那只沉默的食屍鬼少女，只是今天似乎有哪裡不對，她似
是長途奔跑沒停過般氣喘吁吁，身上也到處都是乾涸碎裂的血跡，蜜糖金的眼眸哭腫了，臉上

有雪水混著淚水汗水流下又乾涸的髒汙。

出事了。阿爾札克想。

拉格朗日的嘴巴張合著，可是無法發出聲音的喉嚨擠不出半點字句，她的指節因攢著阿爾札克

的衣服而發白、又或者本來就已失去血色，她全身顫抖，無聲的再度哭泣。

「別急，拉格朗日，別急。先給我看看，這些都是妳的血？」阿爾札克抓住拉格朗日的雙手蹲

下來，他不曾安慰過誰，只能學著阿爾黛莉亞的方法試圖安撫拉格朗日的情緒。
拉格朗日點點頭又搖搖頭，完全不能明白她在說什麼的阿爾札克只好先拉開她的衣服找那枚胸

口上的堇花刺青，連繫著使魔與主人之間的契約印記，圖騰還在表示至少阿爾黛莉亞沒事。

或只是還沒被送上火刑架。

回頭去翻了一下壁爐上的月亮曆，今天是滿月，阿爾札克突然想起今天是阿爾黛莉亞要幫忙復

活女巫獵人的日子。

「走吧拉格朗日，」阿爾札克取下架子上的外褂給拉格朗日穿上，另一手拿起門邊的牧羊人

杖：「我們去找阿爾。」
×
阿爾黛莉亞是他的人生導師。

在剛成為巫師、記憶尚未安定下來的時候，她把他從危險的殞星湖畔帶回來，在他熟稔自己的

魔法前保護他免於女巫獵人的危害－－雖然現在也依然如此－－，教導他製作藥花茶的方法，

告訴他女巫之間流傳的知識、迷信與生活的訣竅，有時候也讀世界神話或民間童話給他聽。

在那些朦朧又不安定的日子裡，春花夏草秋風冬雪，她總是在他的身邊。

他知道她已經活得比他久很多，他知道就算沒有獵人、她總有一天會比他早死去。

阿爾札克都知道，但他卻從未思考過她若不在他身邊會是什麼模樣。
×
有如骨頭堆建起來的房子淹沒了三分之一在雪裡，周圍闃靜，遠些的雪坑裡倒著被拉格朗日殺

死的人類，看起來只是普通的神職人員。沒有女巫獵人的氣息，以防萬一也確認了一下周遭並

沒有設下的獵陣。

拉格朗日在阿爾札克要踏進門前拉住了他的衣襬，「怎麼了，拉格朗日？」，如此詢問也只得

到食屍鬼少女沉默的搖頭，單純地在阻止他進去似的。



阿爾札克看著她，心裡已快速導出了結論。

「…阿爾死了，對嗎。」

聽說主人死去的話使魔也會感到相當的疼痛，也許可以解釋拉格朗日直到現在仍是臉色發白的

原因。她沾著血汙的雙手一手扯著他的衣襬一手揪著自己的裙子，緊咬著下唇，沉默良久後才
點了一下頭。

他只剩骨頭的手把拉格朗日抓在他衣服上的手指掰開，握進自己的掌裡，轉身去推開那扇門。

 
屋裡仍是阿爾札克熟悉的樣子，沒有燈光，牆上地板上可見的任何平面上都堆滿白骨的標本，

生活起居用品夾雜在其中，只有堆滿書的書架和壁爐倖免於難。

然後，是血。

血，血，與血。到處都是血，像紅色的花，大大的綻放在這個房子的中央。
拉格朗日的手用力地握緊了他的手，很痛，可是他沒有甩開。

如果我死了，
阿爾札克忽然沒辦法思考了，腦袋裡有阿爾黛莉亞的聲音，笑聲、哭聲、說話的聲音，堆積起

來像一個貫穿靈魂的噪音。

他低頭看了一眼拉格朗日，她在掉眼淚，那麼、他該要有什麼反應才好呢？

－－他以前對『死亡』都是怎麼反應的呢？

如果我死了，
噗咚，噗咚。

心臟的地方隨著心跳發疼起來。

阿爾札克感覺雙腳莫名地失去了力氣，他跪下來，胸口偏左的地方很痛，很痛，很痛，痛得他

無法呼吸，下意識屈起身體也無法止住的疼痛，拉格朗日滿臉驚慌地靠過來，他看著她的視野

模糊，有什麼溫熱的液體從眼眶裡流出來，滴答滴答。

「好痛，拉格朗日。」

心臟的地方很痛，為什麼呢？這個情緒的名字，是什麼呢？
淚水和血混在一起，滴答滴答。

－－阿爾的話，會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嗎？

如果我死了，就把我的屍體埋在你最喜歡的地方。
拉格朗日伸手抱過來的體溫隔著衣物沁入了皮膚，冰冷的空氣中有錯覺似的藥花茶香，阿爾札

克最後在這樣又痛又混亂的記憶中失去了意識。

×
他們之間不曾說過愛，此刻他卻希望能再聽見她喚他一聲阿爾。

×
女巫和巫師沒有實質意義上的『屍骨』。

不死一次看看還真不知道自己的屍骨長什麼樣子呢－－阿爾黛莉亞曾說過的風涼話，現在躺在

阿爾札克手上的布裡成為一把沾著血的種子。

「不知道是什麼的種子，妳覺得呢？」阿爾札克彎腰把種子給拉格朗日看。

食屍鬼少女看了很久之後跑去書堆裡找出一本手繪的植物筆記（大概是阿爾黛莉亞的傑作），



翻開某一頁遞給他，那是不懂植物如他也清楚記住名字的唯一花名。

盛開於春日野原上，如阿爾黛莉亞給他的印象般的花朵。

「妳果然是如堇花一般呢，阿爾。」

等到來年春天的時候，就把這些種子種在家門口吧。阿爾札克如是想。
－－妳一定，能為這片土地帶來最美麗的春天。

×
那之後轉眼過了三十年。

「昨天去的女巫集會，說好像離魔女之花盛開不遠了。」

阿爾札克在桌上做著實驗的時候突然想起這件事，跟在一旁把玩鐵礦結晶的拉格朗日說，過沒

多久就看見她推來一張紙片，歪歪扭扭地寫著一句『你想用魔女之花實現什麼願望』。

他愣了一下，手上的試管忽然碰地爆炸，噴出一堆粉塵。
阿爾想用魔女之花實現什麼願望呢？
曾經，那個如堇花般美麗的靈魂女巫也曾這麼問過他。

彼時他想了很久沒得出答案，說著『等得到花的時候再來想好了』的時候，五顏六色的試管在

他們的背後爆炸，粉塵落在地上開出一整片花般的結晶。她笑了，笑著揶揄他原來也有實驗失

敗的時候。至於那些結晶，最後因為她說漂亮，就留在地板上了好一陣子。

而現在，同樣形狀但顏色不同的結晶花也開了他滿桌。

阿爾札克不明白自己怎麼總是做不好這個實驗。
拉格朗日繞過實驗桌來扯他的袖子，可能是覺得因為她才會害實驗失敗吧，打了個對不起的手

勢，令阿爾札克連忙按下她的手說不礙事，骨頭的手指接著替她撥去髮梢沾著的結晶屑。

「－－以前阿爾問過同樣的問題，但我沒辦法回答她。」

他說，較大塊的結晶在指尖被捏碎，從掌骨之間的縫隙落下如沙：「可是想好答案之後，卻沒

辦法告訴她了。」

拉格朗日微微傾著頭，等待阿爾札克的答案。

「我想要用魔女之花毀滅人類。」
骨頭之身的阿爾札克無法微笑，但他想他現在的心情應該就近似於世間所謂『微笑』的概念。

如錯覺，卻又無比真實的，無法擁有表情的骨頭的男人，說著這句話的瞬間，確實是笑了。

缺陷的純粹，如桌上這片霜白色結晶花的乾淨的殺意。

×
 
「－－我的名字是阿爾黛莉亞。阿爾黛莉亞．琵娜艾凡特，你叫做什麼名字呢？親愛的骨頭先

生。」

那是，所有記憶的起始。
所有的愛與世界的起源。


